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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这些年来，中国的神仙和神人们有点忙。

弥勒开了一家公司，九尾狐九月、西海龙王三太

子敖烈、嫦娥的第一只玉兔小玉、刑天、精卫⋯⋯都

是员工。观音大士为了现代化，把玉净瓶化成星巴克

杯子、柳枝化成吸管；通晓万物的上古神兽白泽被观

音收留，以“黑池”为笔名写了很多滞销书；观音是红

孩儿和龙女的监护人，这俩孩子最近刚升入初中，成

绩不太好⋯⋯

这是《非人哉》的故事，从 2015 年至今出品了漫

画、动画，据说不久就要出手游。B 站 9.8 分，豆瓣 9.0
分。

上古时期妖兽纵横，一位神秘道人将阴阳五行

的特殊能力分别给了金木水火土五个家族，来抵抗妖

兽。他们将妖兽驱赶到神隐雾山之中，设立结界。然

而，火行使者闻人翊悬为救其母私自打开了巨阙神

盾，小麒麟趁机偷溜出来，妖兽界掀起腥风血雨⋯⋯

这 是 最 近 刚 完 结 的 3 集 动 画《雾 山 五 行》的 故

事，听上去有一点玄幻，还有一点热血，是熟悉的动

漫味道。但它的水墨风格和热血战斗，让它火出了

圈，B 站 9.9 分，豆瓣 9.0 分。

神秘少女冯宝宝的到来，让少年张楚岚的平静

校园生活被彻底打乱。原来我们身边生活着一群身

负异能的“异人”，他们有各种门派、各种绝学，道家

学说中的“炁”则成为其强大能量的来源⋯⋯

这是国漫著名 IP《一人之下》，2015 年以来，以

漫画为原著，衍生出了动画、手游等，今年 8 月 12 日

还启动了演员海选，据说要拍一部真人版网剧。第二

季动画在 B 站 9.5 分，豆瓣 9.1 分。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一人之下》出品方——动

漫堂 CEO 李盈说，5 年之前，国漫在大众眼中基本

上是一个品质比较低劣的代名词，那个时候能够和

日漫相匹敌的国漫，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

那这 5 年来，国漫发生了什么？

传统文化结合青年日常，神仙也要上班啊！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刘书

亮发现，国漫在改编古代小说、神话的过程中，很多

比较成功的作品都是结合了现代日常生活，这缩小

了与观众（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会让角色更可爱，更

容易引起共鸣，“《非人哉》就是这样，让神仙们进入

当代的城市空间，还要上班”。

《非人哉》出品方——分子互动 CEO 徐博回忆，

公司从 2015 年开始做原创内容，内部选题会时，“神

仙”选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当时国内没有人

做过神仙的日常，讲到神仙都是比较严肃的，我们就

希望能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讲正统的神话传说。”

徐博说，毕竟从理论上，长生不老的神仙们是能一直

活到现在的，这个设定非常“靠谱”。

《非 人 哉》动 画 一 集 不 到 5 分 钟 ，被 称 为“ 泡 面

番”——相当于泡一碗方便面的时间。年轻人在等待

泡面的过程中，就顺便认识了一个神仙，而偏偏，片

中的那个二次元神仙可能也在吃泡面。

“看似讲神话传说，内核还是都市青年的日常生

活。他们中有普通的上班族，要挤地铁、见客户。”徐

博说，“国漫不一定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它最终

追求的应该是一个中国式的叙事逻辑和哲学。国漫

也可以讲很现代的故事，甚至是科幻，但其中的情感

和逻辑可以很中国。”

《一人之下》作者米二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

趣，尤其熟悉道家文化，这也成为《一人之下》的创作

基础。他觉得，作品中涉及的元素并非特意融入，“方

言、民歌这些都是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中我们生活里

的一部分，而想要扎实地刻画‘生活’，自然会有这些

元素出现”。

在《雾山五行》之前，导演林魂做过一个动作短

片，加入了冰和火的元素，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希

望能看到更完整的故事，这让他想到了中国的五行

文化。“当时国内还没有水墨风格的动画番剧，自己

也喜欢泼墨泼彩的国画，就想着融入到动画制作里

去。”除了水墨风，《雾山五行》也深度结合了阴阳五

行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林魂看来，传统文化元素

要服务于故事，避免强行添加，才能更好地融入情

感、带动情绪。

“国风”是趋势，但不是“万用招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部骤得大名的国漫似

乎都有一段略显“悲惨”的过去。从《雾山五行》的职

员表来看，导演林魂确实是一个“灵魂人物”。他的工

作室名叫“六道无鱼”，主力只有 6 个人；他不仅是导

演，还兼顾故事脚本、原画、上色、场景、美术监督、动

作设计⋯⋯简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徐博说，5 年前，发生了两件事情，称得上“国漫

史”上值得记录的大事件。一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

映《十万个冷笑话》大电影，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成

人向动画电影；二是 2015 年 7 月上映《大圣归来》，票

房 近 10 亿（元），成 为 史 上 票 房 最 高 的 国 产 动 画 电

影。这些实打实的数字，让更多资本和资源开始关注

国漫，一批看着国漫长大的内容消费者也正在成长

起来。

刘书亮发现，近年来，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带有

民族特色的题材确实比较受欢迎，“中国传统文化是

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能挖出很多好东西；不仅是动

漫领域，其他领域也都在刮起‘国风’，这是目前一个

显著趋势”。

但刘书亮也同时提醒，传统文化不是“万用招

牌”。“不是作品里有一些传统纹样、古代服装的元

素，就一定能承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代表

中国人精神、记忆和生活境况的东西，而不是浮于表

面的元素拼凑。我理想中的动画市场，是百花齐放

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某种‘类型复制品’”。

米二认为，在作品中应用传统文化，这说明我

们对自己的文化是自信的；而且用传统文化中的一

些符号——比如服装、语言风格、传统习俗等——

来装饰作品，也没有问题，这只是一个设计层面上

的事。但作为创作者，如果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

希望用传统文化本身去支撑作品的精神内核，那米

二建议，需要更踏实一点，“笨一点、蠢一点、能严谨

一点是一点”。

“每个字都不要脱离那个目标文化诞生的时代

和地理背景，也不要在没有弄清楚原意的情况下，

贸然加入自己现代视角的理解。只有尽可能原汁原

味地了解了目标文化的本来意义，才能进一步判断

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吸收的，什么是不合时宜

的，至少是需要暂时被搁置的。这时候，你再用这种

文化去构建作品，传达出来的东西才不容易走偏。”

米二说。

接下来，国漫怎样走出去？

成长起来的国漫在站稳之后，要怎样走出去呢？

林魂坦言，现阶段原创国漫要走出去还是有些

难度，“毕竟原创作品比起改编作品的粉丝基础要弱

很多，能够走出文化圈的更是一定要有特别突出的

点来吸引观众”。所以，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创作者，会

选择相对文化底蕴厚实一些的题材来创作，更容易

和观众产生共鸣。

《一人之下》已经出品了日语版动画。在米二看

来，做文化类产品，先别想太多，先做一个好作品，

“比如《一人之下》，这是我为中国读者写的故事，其

他文化圈的读者如果被这个故事吸引，他们自然也

会想了解这个故事背后所蕴藏的文化”。

《非人哉》也做了一些海外发行，在东南亚和华

人地区收获不少粉丝。让徐博惊讶的是，虽然没在日

本发行，但有日本粉丝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渠道来

看“生肉”（没有翻译引进的原始版本），这让他想起

了自己曾经看没有字幕的日本动漫的时光。后来，分

子互动又出品了一部《万圣街》，讲的是一群西方妖

怪在中国贡献 GDP 的故事，又顺利收获了一拨儿西

方粉丝。

刘书亮认为，不同文化圈之间会有较大文化差

异，这不可避免。比如一个故事非常“中国”，作为中国

人能在里面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内容，但外国人可能

就理解不了。但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在国际上有传播

势能的作品，应该是即使外国观众不能完全理解所

有细节，也依然能欣赏到一个完整而动人的故事。

电子歌姬洛天依在《非人哉》的主题曲中唱道：

“先人留下故事，要不要继续，凡间和天庭的距离，走

上去用不用电梯⋯⋯”现在我们知道，从“凡间”到

“天庭”，不用电梯得用火箭，但先人留下的故事，还

是要好好继续。

神仙可能不坐电梯，但国漫的故事要好好继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和全球知名乐队合作，通常一年能举办多场音

乐会，做音乐公益教育，最近又到《明日之子乐团季》

担任“器乐教授”。郎朗给人的印象，是不断突破自己

的艺术边界。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专访，郎朗说，他始终希望

把自己最纯粹的“中心”做明白——“弹钢琴，古典类

的，这是我的本行”。

从 3 岁开始练钢琴，郎朗形容自己的心态是“走

一步算一步”。

“我一般都有一个‘两年计划’‘五年计划’，不

过有些突发事件你没法控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持

对音乐的热爱，这比什么都强。”郎朗说，如果有一天不

热爱了，感觉没了，再努力也没用。“这可能跟爱情差不

多，火灭了，你怎么办？而且火苗稍大的时候要注意，你

还得往后想，也不能烧太旺，这是一个平衡点”。

因为疫情，郎朗 5 个月没开音乐会了。8 月 14 日，

《哥德堡变奏曲》中国巡演首场演出在深圳正式拉开序

幕。这首曲子，郎朗从10岁开始练，至今练了28年。“最

近两年每一天都在练，就为了把这个曲子弹出来”。

“音乐会只是一个短暂的夜晚。”而郎朗形容《哥

德堡变奏曲》，“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最后又回到第

一个咏叹调，中间一共 30 个变奏，每一个变奏都会进

行反复，每次反复都是你人生的 AB 面，有你第二种

人生的可能性”。

在《明日之子乐团季》里，郎朗毫不掩饰自己对

每个年轻学员的欣赏，点评时频频说出“这太炫了”

“他太有意思了”这样的言语。学员们也很愿意主动

向郎朗请教问题，比如有个数学很好的学员，跑来问

郎朗小时候是怎么练琴的。

“因为他小时候没练过琴，一直在学数学，初中以

后才开始学琴。他特别好玩，什么都要用理科思维特别

清楚地问出答案。我说：‘我能给你这种感觉，但我的答

案不会像奥数那么清楚，你得理解’。”郎朗觉得自己主

要给学员传授的是演奏经验、心态、舞台气势等。

有几个少数民族学员弹奏的乐器大放光彩，让

郎朗更加笃信一件事：音乐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以及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孩子。

一直致力于做公益的郎朗，去年在内蒙古捐赠

了 5 所学校，今年 10 月打算去西藏多捐几所学校。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你很重视音乐教育类公

益事业？

郎朗：音乐能改变那些孩子的人生，影响他们去

做一个更积极、更有创造性的人，偏远地方更需要音

乐教育。现在音乐教育很容易做，因为已经实现了线

上智能化。

音乐能让你换一种思维学不一样风格的作品。

弹爵士和弹古典，感觉像两个宇宙来的人一样，整个

音 程、表 现 手 法 完 全 不 在 一 个 星 球 上 。这 一 点 上 来

讲，音乐会让你不断打破框架。人生需要这样，如果

完全按照一种打法的话，会走到一个瓶颈。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一个喜欢创新、打破框架

的人吗？

郎朗：我是这样，我的框架在弹古典音乐的时候

比 较 传 统 ，因 为 虽 然 思 想 上 要 活 跃 ，还 是 要 尊 重 传

统。但如果传统的音乐不能打开思想，不能飞越思想

的边界和一些条条框框的话，古典音乐你也弹不好，

因为你总是限制于比较固定模式的一种弹法。它的

传统可能是会有点“框”，但是弹出来的感情是不能

受“框”约束的，要跳出一种思维、逻辑再去想这个东

西，要给它打破一个意境，再重新进来。我们不是要

把“框”干掉，而是把“框”变大。

中青报·中青网：你推行古典音乐，会觉得新环

境对现在古典音乐普及有影响吗？

郎朗：古典音乐除了在 200、300 年前属于主流，

在 今 天 的 文 化 里 也 是 属 于 主 流 的 ，但 若 以 流 行、时

尚、up to date 的视角，在今日它肯定不会是主流，永

远都是最新的东西出来引领时尚。但是经典就好在，

它是非常经得起考验的一种艺术形式，反正我相信

100 年以后，它还会存在。100 年以后它能不能达成现

在这样？比现在火一点或者不火，咱先不讨论，但是

100 年后它还是会存在。

中青报·中青网：所以你对于古典音乐的传承，

不会那么有危机感？

郎朗：我是这么认为，我认为很多人都很喜欢古

典艺术，但是如果不去做一些推广的话还是会很危

险。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变成“当下的”，让它流动起

来。咱不说让它流行起来，但要让它流动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飞宅”，你日常除了弹琴，

还会做些什么？

郎朗：我喜欢去博物馆看画，喜欢户外溜达，逛公

园，去海边，我喜欢这种自然的感觉。然后喜欢看看球赛，

我觉得这个过瘾，真没时间看直播的时候我也要看精彩

回放，这种东西很刺激我。尤其看特别重要的比赛。

中青报·中青网：《哥德堡变奏曲》巡演音乐会，

你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

郎朗：我从 10 岁开始练，到现在 28 年了。最近两

年是每一天都在练，就为了把这个曲子弹出来。我找

专门的巴洛克音乐大师去学，有些文化你得学。要弹

好音乐，你必须钻到那文化里，要完全理解巴洛克风

格、巴洛克的画、巴洛克的建筑和它的意义所在，这

确实需要时间。

听古钢琴、听管风琴，听别的同时代的音乐、同

时代的作曲家，然后在里面找共同点，再延伸到钢琴

上。这有点像把中国的古曲放到钢琴上弹，光用钢琴

弹不出来效果，你必须得听二胡、琵琶、古琴怎么演

奏，看他们的技巧是怎么玩的，然后在钢琴上试着去

找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就听着不对、不纯，有种红

烧肉没加糖的感觉。

郎朗：《哥德堡变奏曲》我练了 28 年

□ 林 蔚

《Talking Heads》（新喋喋人生） 真是名副

其实。这部 6 月末登场的 BBC 新剧，每集只有

一名演员，置身偶尔变化的场景，对着镜头喋

喋不休。在剧荒的疫情时代，独白剧或是最合

时宜的。但它仍比较鲜见，因为难度太高了。

没有精彩绝伦的剧本，缺乏细致入骨的演技，

根本无法让观众沉浸到半个多小时的独角戏

里。好在 《新》 剧翻拍自英国著名剧作家阿

兰·本奈特 1988 年自编自导的独白剧 《喋喋

人生》，有经典剧本打底，又汇集了一帮演技

“大咖”，成功地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教科书级

别的神剧”。

老戏骨艾美达·斯丹顿在开场第一集就做

了完美示范。她饰演一个愤世嫉俗的独居老妇

人，每天透过窗户观察外面的世界，揣测别人

的生活，然后以写信控诉来发泄自己无所不在

的不满。在火葬场看到有人抽烟，她写信；在

白 金 汉 宫 的 人 行 道 上 看 到 狗 屎 ， 她 也 写 信 。

当 发 现 新 搬 来 的 邻 居 没 有 时 刻 陪 伴 孩 子 时 ，

她 开 始 持 续 不 断 地 写 信 投 诉 邻 居 虐 待 小 孩 。

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告诉她，邻居夫妇时常出

门 是 因 为 孩 子 住 院 ， 而 就 在 不 久 前 ，那个孩

子因为白血病过世了。叙述完毕，老妇人的脸

上呈现难以描述的复杂表情，诧异、愧疚、伤

感和崩溃交织在一起。她凝望着镜头，嘴角微

微抽动，漫天的悲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涌出，

将观众包围。

意 味 深 长 的 微 表 情 ， 恰 如 其 分 的 肢 体 语

言，身临其境的形容描述。如此才能让观众产

生代入感，去体会剧中人的喜怒哀乐。

朱迪·科默在 《她的绝佳机会》 里成功演

绎了一名不入流的女演员。莱斯利是个十八线

龙套小演员，对表演充满热情，对角色理解深

刻。但现实是她只能在色情电影里被迫卖弄性

感。而这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还是她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经历被藐视、被潜规则后才得到

的。拍摄结束后，莱斯利对着镜头一边自言自

语一边点头微笑：“表演的本质即奉献。”

莱 斯 利 的 眼 中 有 泪 光 闪 烁 。 观 众 难 免 疑

惑，莱斯利未尝不知自己遭遇不公，只是为了

成就梦想而故作天真地自我安慰吧？但 《新喋

喋不休》 不会给你确定的答案。相反，它通过

简洁的台词和戛然而止的镜头，把解读和沉思

留给观众自己。

比如 《糖罐里的薯条》。72 岁老母亲陷入

黄昏恋，同一屋檐下的儿子格雷厄姆非常不

满。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幸灾乐祸地告诉母亲，

那个男人有妻有女欺骗了她。母亲报复般地嘲

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车库看什么杂志，

象棋？一丝不挂的象棋男！”格雷厄姆冷静地

回道：“去睡吧，别忘了关电热毯！”一带而

过，但观众顿时心知肚明，原来老母亲不过是

一直假装不知儿子的秘密而已。又比如 《西班

牙花园之夜》。家庭主妇霍克尔太太讲述一起

凶杀案。“我问，警察还没来过吧？她说，还

没，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但是，水槽里有

一副手铐。”霍克尔太太沉默地转过头去，音

乐响起，镜头变暗，下一秒已切换到另一个场

景。但观众仍停留在手铐的画面想象中，毛骨

悚然。

12 集，每集都是一个灰色惨淡的人生故

事。被儿子骗走积蓄的老人，处心积虑却一场

空的古董店老板，犯了禁忌之爱的母亲，无辜

保守外表下的恋童癖⋯⋯不同的悲剧，但贯穿

着一个共同的元素：孤独。每个人都是孤独

的，掩藏着真实想法，人际交往寥寥，找不到

沟通途径，只能坐在逼仄的空间里一个人絮絮

叨叨。但他们又不表现出孤独，甚至有时会面

带微笑倾诉。“我不想让你觉得这是个悲剧故

事，我不是个悲剧女人，不是那种人！”连喝

咖啡都开始觉得贵的穆丽尔太太笑着摇头说。

“呼吸里带着哨声？呵呵，很多人都那样。”得

知丈夫是衣冠禽兽的霍克尔太太不停地摆弄着

手里的衬衣，皱着眉头笑起来。

在这个意外和变化接踵而至的时代，BBC
选择重启 《喋喋人生》，或许是期待特殊背景

下，习惯了视觉轰炸的观众能更容易理解这部

独白剧。就像艾美达·斯丹顿在第一集结尾的

那段独白：“有时候布里奇特会在半夜醒来，

尖叫着，她梦到了她杀死的那个孩子。我会过

来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直到她睡回去。我

的钟在走动，我可以听到风声穿过操场的树

间，也许下雨了，我坐在这里，我很快乐。”

人生孤独，有时候除了笑着直面，竟别无

他法。

人生

孤
独

喋喋不

休

□ 韩浩月

对于士兵来说最为悲壮的一刻，莫过于冲出战
壕的那一瞬间，生死由命；而对于指挥军官来说最为
艰难的一刻，是下达出击命令之时，永远无法确定牺
牲是否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1917》想要表达的这
两点，切入点很小，但主题很明确，“反战”并不是它
的第一诉求，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才是。

《1917》 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片名，《把信送
到德文郡团》，英军德文郡团第二营的 1600人，正
在等待第二天清晨对撤退的德军发起攻击，但情报
显示德军的撤离是为了制造陷阱，必须终止进攻，
年轻士兵斯科菲尔德和布雷克临危受命，要穿越火
线把命令送到前方。

送信到目的地，距离并不算远，也许真实发生
过的故事并没有更多令人震撼的细节，如何把这个
不具备戏剧冲突的故事拍得荡气回肠，《1917》 最
大胆的做法是采取了“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拍摄方
式，这已经成为它被谈论最多的话题。反复的排
练，高明的剪辑手段，后期特效，《1917》 把技术
与艺术追求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战争片拍摄
最新的教科书般精彩的一部。

没有什么比带领观众身临其境，更能表现出战
场的血腥与残酷了，贴身跟随式的拍摄，细腻地展
示了战场的局部环境，在能够清晰地体会士兵气息
的同时，也能发现画面周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符
号，如果观众的注意力时不时地会从角色那里移
开，这是正常的，一定程度上，这是部没有主角的
电影，战壕、枪械炮火、死亡威胁等场景与信息才
是电影的“主角”，演员饰演的角色，只是这个巨
大场景的组成部分。

有观众觉得 《1917》 故事性不强，其实为了
强化影片的故事性，编剧已经做了不少丰富情节的
工作，比如布雷克意外被德军飞行员刺死、斯科菲

尔德登上军车前行了一段距离，以及他在废墟小镇
遇到的女人与婴儿，这 3个情节虽然并不能足够满
足观众对“故事性强”的要求，甚至还带有一点不
合情理的突兀感，但受故事的时间、空间限制，已
经没法再给电影增加戏剧手段了。

戏 剧 化 的 情 节 是 辅 助 手 段 ， 沉 浸 感 才 是
《1917》 最想追求与实现的观感，在李安 《双子杀
手》 的 3D4K120帧试验之后，观众对于沉浸感有了
更多的了解，但显然，《1917》 带给观众的沉浸
感，要比 《双子杀手》 更为真切，两相对比会发
现：《1917》 的技术设计与呈现是藏在幕后的，而
《双 子 杀 手》 则 时 时 提 醒 观 众 技 术 的 存 在 。
《1917》 的口碑之好，或能证明一件事：对于电影
技术的使用，还要将其融化于电影艺术的“皮肤”
之下，技术可以突飞猛进，但对电影的人文追求，
还是保守一些，更能让人体会到电影的魅力。

看不到的技术，在 《1917》 中也起到了讲故
事的作用，那是一种无声但震撼的“语言”，当斯
科菲尔德从昏迷中醒来，不断被发射到空中的照明
弹，把废墟小镇变成了光怪陆离、令人感觉一种迷

幻的空间，时而耀眼如正午，时而万古如长夜，这
长达数分钟的场景，有着美也有着恐怖，观众会与
斯科菲尔德一起怔住，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
法言喻，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体验。

开头与结尾的两棵树，樱桃树与樱花树，奔涌
的激流，在 《1917》 中具有了一种意象作用，它
们有着浅显的关于“家”与“回家”的寓意，也提
醒着观众被战火毁掉的正常生活，有多么美好的一
面。每当镜头离开逼仄的战壕，外部的环境总是能
令人长舒一口气，久久的紧张与短暂的放松，共同
构成了《1917》的节奏。

最具史诗感的一个镜头，发生自斯科菲尔德奔
出战壕狂奔 300米之后，在他背后，无比开阔的场
景中，士兵们端着枪冲向前方、冲向死亡，而跌跌
撞撞奔跑的斯科菲尔德，要凭借自己的勇敢，暂时
给这场死亡按下暂停键，尽管这场残酷的战争必须
要“战至只剩一兵一卒也不能停止”，可当有生的
希望时，无论是银幕里的士兵，还是银幕外的观
众，都会由衷地觉得“停战真好”。

《1917》是导演萨姆·门德斯献给爷爷的一部电
影，他的爷爷就是当年的送信人，爷爷给他讲述了
这个故事，而他将它拍了出来。当他在片尾字幕讲
述该片拍摄的渊源时，明明字句很简单，但很是让
人感动——那几句话，起到了点睛的作用，把人从
沉浸的氛围里拉了出来，历史的悲伤与阴冷，有了现
实温度的融入，也如同片中的樱花一样，有了质感。

《1917》：死亡才是电影的“主角”

剧

列

独白剧或是最合时宜的。

《1917》 是导演萨姆·门德斯献
给爷爷的一部电影。

我 们 不 是 要 把“ 框 ”干 掉 ，而 是 把
“框”变大。

人 物

国漫不一定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它最终追求的应该是一个中国式
的叙事逻辑和哲学。

《雾山五行》 海报

《《非人哉非人哉》》 海报海报


